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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蘭
切
斯
特
是
英
國
劍
橋
一
個
古
老
的
村
落
，
也
是
劍
河
源
流
的
所
在
地
，
著
名
的
抒
情
詩
人
拜
倫
常

到
那
兒
去
玩
，
據
說
，
上
游
的
拜
倫
潭
就
是
因
此
而
得
名
的
。 

 
 

十
月
，
秋
天
的
腳
步
已
悄
悄
移
向
劍
橋
，
我
決
定
步
行
到
格
蘭
切
斯
特
，
做
一
次
悠
閒
自
在
的
「
探

險
」。
沿
著
健
行
小
徑
往
前
走
去
，
兩
旁
的
行
道
樹
已
經
換
上
新
裝
，
黃
得
燦
爛
，
也
紅
得
眩
目
。 

 
 
 
 

在
劍
橋
，
有
很
多
專
為
行
人
設
計
的
小
徑
，
當
你
漫
步
其
中
，
彷
彿
走
進
一
座
神
祕
的
森
林
，
兩
旁
巨

木
林
立
，
無
聲
的
陽
光
穿
越
蒼
綠
的
葉
叢
，
把
光
明
帶
進
幽
暗
的
樹
林
裡
。 

 
 

林
子
裡
落
滿
一
地
不
知
名
的
咖
啡
色
果
實
，
圓
圓
亮
亮
的
，
像
打
了
蠟
的
栗
子
，
看
起
來
香
香
脆
脆

的
，
真
想
好
好
咬
上
一
口
。 

 
 

就
在
我
撿
石
頭
把
玩
的
時
候
，
迎
面
走
來
一
個
穿
運
動
鞋
的
中
年
先
生
。 

 
 

「
請
問
，
這
是
哪
裡
呀
？
」
樹
林
愈
走
愈
遠
，
還
真
有
點
兒
怕
迷
路
了
。 

 
 

「
你
要
去
哪
兒
？
」
他
反
問
。 

 
 
 
 

「
格
蘭
切
斯
特
！
」 

 
 

「
啊
！
有
紙
和
筆
嗎
？
我
畫
給
你
看
。
我
每
天
都
到
那
兒
逛
一
大
圈
呢
！
」
這
位
先
生
熱
心
的
說
。 

 
 

取
過
指
示
圖
，
道
謝
之
後
，
我
們
分
道
而
別
，
心
情
也
輕
鬆
不
少
。 

 
 

轉
出
林
中
之
橋
，
眼
前
豁
然
開
朗
，
左
邊
仍
是
一
排
高
聳
濃
密
的
樹
牆
，
右
邊
則
是
一
望
無
際
的
田

野
。
初
秋
亮
麗
的
陽
光
，
晒
出
了
翻
新
泥
土
的
新
鮮
味
兒
，
翻
新
泥
土
在
耕
耘
機
的
操
作
下
，
形
成
漂
亮
的

弧
線
，
像
是
被
梳
理
過
的
巨
人
髮
辮
。 

 
 
 
 

我
就
著
田
徑
小
路
往
草
地
一
坐
，
打
開
背
包
，
取
出
一
個
紅
豔
豔
的
大
番
茄
吃
了
起
來
。 

 
 

我
邊
吃
番
茄
邊
弓
著
背
晒
太
陽
，
見
不
遠
處
走
來
一
條
大
黑
狗
，
後
面
跟
著
的
，
是
牠
的
女
主
人
。
我

對
大
黑
狗
招
招
手
，
對
牠
的
主
人
笑
一
笑
。
大
黑
狗
皺
皺
鼻
子
，
從
身
邊
錯
過
，
長
尾
巴
也
掃
過
我
手
裡
的

番
茄
。 

 
 
 
 

走
出
這
片
田
野
，
是
一
條
公
路
。
記
得
出
外
旅
行
時
，
爸
爸
叮
嚀
我
：「
鼻
子
底
下
一
條
路
。
」
意
思

是
：「
一
張
嘴
，
不
怕
問
。
」
所
以
，
分
不
清
東
南
西
北
的
時
候
，
我
就
指
著
那
位
先
生
提
供
的
簡
圖
問
路

上
的
行
人
：「
格
蘭
切
斯
特
怎
麼
走
啊
？
」
知
道
的
人
，
總
是
很
親
切
的
指
點
去
向
。 

 
 

將
近
走
了
兩
個
多
小
時
，
終
於
找
到
了
這
個
寧
靜
純
樸
的
小
村
莊
。
這
兒
房
屋
的
建
築
形
式
果
然
特

別
，
房
子
多
有
一
個
低
低
大
大
的
屋
頂
，
屋
頂
是
用
墨
黑
色
的
稻
草
編
織
成
的
，
外
圍
罩
著
一
層
細
密
的
鐵

絲
網
，
頂
上
矗
立
著
高
高
的
黑
煙
囪
，
其
中
有
一
排
房
屋
，
雪
白
的
牆
面
配
上
鮮
黃
色
的
窗
框
，
顯
得
格
外

鮮
明
搶
眼
。 

 
 

就
像
欣
賞
彩
色
畫
片
似
的
，
心
裡
不
斷
讚
賞
著
這
些
活
似
童
話
屋
的
古
老
建
築
和
鄉
村
農
舍
，
並
且
仔

細
的
拍
下
照
片
。 

 
 

只
是
，
美
麗
的
劍
河
源
流
，
在
哪
裡
呢
？
我
還
不
曾
找
到
。 

  


